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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内在逻辑及实现

周　琪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遵

循内化与外化、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两种逻辑方式: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和生活化,把国家价

值、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相统一;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外化”,通过一定的教育活动引导社会

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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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命题,旨在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

最大公约数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提供社会价值认同基础.这一建设过程不是

自发生成的,它面临“如何”和“为何”的追问.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

“从外部灌输”的论断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遵循内与外、显与隐相结合的内在逻辑方式,
通过一定的教育活动才能成为社会群体的共同意识和行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与“外”的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首先面临的是社会价值共识和社会实践

之间的统一,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社会

发展战略、社会治理理念还是社会改革,都需要将社会主导价值转化为社会群体的价值共识,才能

推动社会实践.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列宁的“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行动”正
是蕴涵理论引导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纵观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五四运动时的“德先生”与“赛
先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均旨在用社会群体的价值共识引领社会实

践,以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合力.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同样需要“内”与“外”之
间的相互转化.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由“外”向“内”的转化

这一层面指向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社会认同基础.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

会共识的“价值公约数”这一命题提出之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能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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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共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里,社会核心价值观总是以不同方式展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它是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在社会观念系统的集中反映.这在于,作为

观念结构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不仅其运动变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

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１],而且其内容的阐释归根结底应到由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

成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连续用两个“不应当”和“应当”的对比凸现了社会

生产方式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生成中的本源意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

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２]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用“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

态”[３]４０描述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在社会主导价值取向上的体

现,并引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有助于市民的、经济上的理性生活样式的倾向”[３]１７８.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从国家、社会、个体层

面凝练出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国家治理与人的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式和理念,把“四个全面”、“经济新

常态”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国家发展战略、社会治理理念、执政党建设等转化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内容中,为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导向、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

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指向两个层面:一是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国家、社会和个人

层面的共同理想,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转化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具体理想,体现社会理

想的长期性和具体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如此,“美国梦”中的美国式自由与民

主、“俄罗斯复兴”中的国家利益至上、非洲梦的“泛非主义”亦复如此,都蕴涵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主导价值观.二是体现社会建设进程中国家、社会和个体的基本规范,这是对国家、社会和个体的

应然状态的具体表达,通过这种基本规范将国家、社会和个体连接为一个共同体.«礼记􀅰礼运»中
用“选贤”、“修睦”、“壮”、“幼”、“鳏寡孤独”的基本规范描述“大同社会”的价值取向,无论是“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还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４],都是描述国家、社会和个体在大同社会中的理想状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体现出这种社会共同理想和基本规范相对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由“内”向“外”的转化

这一层面指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社会群体的认同与践行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容与社会群体的知与行之间不能直接转化,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活动引导社会群体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外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我说你听”的强迫接受和填鸭式教育,而
是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彻底化与人民性相结合.

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论彻底化”
“理论彻底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群众在于,只有理论彻底才能说服人.这既

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形成社会价值共识的现实基础,又要求能够体现国家、社会和个体层

面的共同价值诉求,展示出社会主导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规律性.这一过程首

先是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知”到“知”、从“知”到“信”、再从“信”到“行”的过程.德国青

年政治观教育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体验、相信、理解”.另一方面,作为理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对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抽象,它在掌握群众过程中需要表达形式和途径的大众化,用
社会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和传播途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化创作中”[５],
正是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方式大众化的问题.在话语形式上,它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论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用歌曲、故事、箴言等大众化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为



通俗易懂的内容,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片展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曲传唱等.在传播途径

上,它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单一媒体转化为多媒体,在依托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主流

媒体基础上,运用网络的自媒体、微媒体等形式,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途径.例如,在微

信、QQ群等网络社交空间里传播和分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视频、微故事、动画等.

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人民性

人民性的实质是把作为理论话语的社会主义核心观转化为生活话语,用社会群体能理解和关

注的方式进行转换.这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处理当代我国社会、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

主导方式的高度凝练,它需要用能与社会群体的思想、利益等产生交汇的内容进行转换,才能与社

会群体产生情感共鸣和认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把“最根本的决定于是

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５]作为判断优秀作品的标准,其实质是强调文艺创作的

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因此,需要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相关联,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于我的生活有什

么用?”的回应,关切和解决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愿望和社会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显”与“隐”的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与“外”的转化聚焦于这个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如何为社会

大众所掌握,而“显”与“隐”的转化指向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方法.正如用“每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的教育方法直面多元化的社会个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显性”与“隐性”的方

法相结合.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显”指的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性,即鲜明地告诉社会大众什

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它表现为以下两个维度:
首先,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性.这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社会

结构的视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在这一领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反

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而且以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维护社会主义

改革实践和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建设.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导向性,将引发国家

失魂、社会失形和个人失信,并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便是深刻教训.它们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自由主

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核心价值观领域的主导地位,导致社会主

义实践丧失价值导向、信仰聚焦和精神支撑.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强调的:“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

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６]

与之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他们明确提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和建设方式.美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品格教育”计划,强调让每一个学生

认同和践行诚实、尊重、责任心、正直、勇气、宽容、公正和礼貌等１０种美国核心价值观.法国和欧

盟用“文化例外”和“文化豁免”对抗美国向全球推行的“美国梦”,以保持民族国家价值观的独立性.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一是需要用价值鲜明的内容凸显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取向,与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改革实践相匹配.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防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
平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法治”相混淆,阐释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防止用西

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内涵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渗透在国民教育、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视域里,思想的上层建筑建设不是



单打独斗,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等形成合力,使社会主导价值体系与社会建设实践诉求相一

致.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从社会经济方式、政治理念、社会文化中获得支撑,并形成

学校教育、家庭养成、社会舆论共同参与建设的三位一体效应.例如,当因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分配

方式等多样化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不断拉大之时,将导致社会心理的群体敌视;当食品生产中

出现“毒奶粉”、“地沟油”、“廋肉精”等卫生安全事件之时,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诚信”
价值导向相背离,这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产生消解效应.

其次,作为社会观念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意义性和超越性.社会个体通过社会观

念系统获得意义和价值,形成一定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并以此为基础与他人进行意

义和信息的交往,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社会观念系统的“化人”,使人从“为我的存在”变为“为他的存

在”.“狼孩”就在于它脱离了在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社会中进行“化人”的过程,即使他回到人的世界

中,也因社会价值生成机制的缺失而无法与人交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德勒在«让生命超越平

凡»中强调价值对于人的重要性:“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的本身,而是经过我们解释之后的东西.
木头指的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木头,石头指的是能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假如有哪一个人

想脱离意义的范畴而使自己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

人.”[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性和超越性就在于,它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层面体现精神导向功

能,它一方面通过人的社会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在深化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体现出社会价值导

向,另一方面为社会群体直接提供精神动力,构成国魂、社会共同理想和个体精神之钙.毛泽东强

调“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点精神使人具有人的价值和尊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８]同样,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用

社会主导价值凝聚信仰和共同理想.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称之为国家和社会的“总开关”,习近平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把价值观建

设比喻为“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指的都是它能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指明路径和取向,而
不是迷惑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难”和“我是谁”的发问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隐”
在面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这一宏大命题之时,需要落实、落细

和落小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才能把国家、社会和个人

相关联,而不是使三者相互分离.这在于,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生动的交互主体性和丰富观念体系

的领域,它对主体始终有效、开放并不断生成,不同社会群体在其中进行意义的沟通、认同和创造,
从而具有价值和实践的双重意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而言,日常生活表现为三重维度.

首先,日常生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提供具体情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和践行不是抽象的教育或自我建构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个体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进行角色体

验或亲历性学习而建构价值观,而这种“生活”与充满意义和价值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霍夫曼把

这一过程称之为“移情唤醒”,并把“对他人生活状况的移情”作为移情唤醒的四种模式之一.他强

调道德行为的发生首先需要个体能够感知到道德的情境,并从道德的角度去予以诠释和理解:“这
些亲社会的道德文本不是被动获得的,而是儿童在持续不断地建构、综合,以及在语义上组织诱导

信息,并把它和自己的行动及受害者的状况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主动形成的.”[９]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置于日常生活之中,一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建设方法

等置于个体的具体生活情景中予以考量,尊重个体需求、行为方式的多样性.面对不同社会群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方法首先是基于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等差异,而这些

差异都能在社会群体的具体生活情景中找到根源.例如,对于青年大学生与农民群体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而言,前者强调“为什么”,后者强调“是什么”,其根源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知识水平、
生活环境等具体因素的差异性.二是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选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素



材,把高度凝练的理论话语转化为生活化的内容.例如传统节日、纪念日等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仪

式,它以传统风俗的形式和仪式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重义轻利、自强不息、律己修身等传统

价值追求,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敬业等价值认同相一致,拓展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历史传承性.因此,应在充分的节日资源、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蕴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题材和资料,把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和实例渗透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之中.例如,

２０１５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阅兵便是一次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此凸显爱国、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主题.

其次,经过建设的日常生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始终有效.蕴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的日常生活通过营造具体情境引发社会群体的情感共鸣和认同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群体的认

同和践行,但这种日常生活需要经由主体的积极建设,由自在形态向自为形态演进,表现为经过精

心设计和建设的生活.这在于,个体日常化生活因琐碎而感性容易被物化,而媒介的娱乐化、快捷

性、碎片化更是容易将生活演变为“未经审视的生活”.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
中把电视描述为用娱乐的声音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的思维方式,并认为这种电子媒介容易生

成娱乐的、庸俗的文化.这种“未经审视的生活”使生活中的精神层面如价值、自由、道德感和对生

命的关怀被抽离,导致个体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告别崇拜、躲避崇高和拒斥榜样.因此,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日常生活的衔接首先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日常生活建设,这种建设

蕴涵着对历史意义、对自由的信仰和对理想的坚守等精神特质,使人的价值不被物质层面的感官享

受和刺激所搁置.
如果说具体化的生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方式和话语具有丰富性,而经过建设的生

活则以鲜明的指向性使社会群体获得社会核心价值导向.在这一过程中,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讲中国好故事和传中国好声音.故事和声音作为口口相传的媒介形式,能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蕴涵在鲜活的生活素材中,通过“叙述者”的语言和声音把深刻的价值观念具体化和

生活化.翁格认为口口相传的谚语、俗语等能够渗透于生活之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没

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这些表达之中”[１０].另一方面,这些生

活素材不是简单的“讲故事”、“看电影”、“聊八卦”,而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进行再创

造和提炼,从而使生活素材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体参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所强调的“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

道德荣誉感”[５],同样适用于生活素材的建设原则.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活动资源开发.这一层面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

的重要维度.这在于,社会群体在活动中能够用内化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相互影响,并推

动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化.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中研究人际互动时指出:个体在相互

直接见面之时,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行动相互影响,而影响的依据是个体内化了的现存社会规范和行

为准则.因此,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在活动资源中时,这些活动资源不仅具有价值导向

性,而且能够把这种价值导向渗透到日常化的活动之中,成为价值导向和社会群体自我教育相结合

的有效形式.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提出１５
项重点活动项目,如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诚信建设

制度化、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文明旅游活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扶贫

济困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高度凝练这些活动

的具体主题,又需要转化为社会群众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活动形式,否则将使活动流于形式.
一是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先进典型具有示范效应,他们所蕴涵的优秀品质、高尚情操和时代

精神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这些典型个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转化为非强制

性、愉悦性、渗透性的形式,不仅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而且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使人



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对于先进典型、杰出人物和道德楷模,不仅要善于发现并树立可

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典范,而且要善于运用大众传媒向社会群体宣传这些先进典型的事迹和价值

取向.例如,每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等就是旨在运用

大众传媒生动形象地宣传社会各领域中的典型人物,使他们的事迹和品质深入人心.
二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渗

透到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成为价值导向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十四届六中全会«决
议»指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１１].在这一实践

活动中,不仅要充分调动社会群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而且需要形成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内容和形

式的合力共振,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分层次实现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的内容和目标.例如,在创建文

明城市的活动中,开展“建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的主题活动;在创建文明校园活动中,开展各种形

式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文化教育和主题教育活动,如:寝室文化大赛、科技文化活动

月、文化艺术节等;在创建文明行业活动中,开展“文明服务用语”、“百城万店无假货”、“社会服务承

诺制”、“青年文明号”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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